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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综合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

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但

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

弱影响;在人力资本各变量中,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在低分位点处略低于受教育程

度,但在中、高分位点处的影响效应则要显著大于受教育程度。因此,要在努力提升农民工

人力资本的同时,设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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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促进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极大

发展,但是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和农业比较收益低下,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在户籍制度的束缚下却使得

农村相对贫困愈发凸显。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户籍制度开始松动,一些头

脑比较灵活的农民开始进城务工。30多年来,数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从“盲流”到“农民工”,为
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

到了2.74亿,比2013年增加了501万人,增幅为1.9%,农民工已然成为我国产业大军中的一支重

要力量;与此同时,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也不断增加,201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0489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2%,增幅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1]。
然而,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能否持续增长? 靠什么来支撑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 学界

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的好坏,是影响农民工能否就业并持续获得稳定的工资性收

入的根源所在,也是农民工能否支付城市生活的成本以立足城市的关键所在,而这两项却正是我国进

城务工农民的弱项[2]。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态,表现为人所拥有的知识、
技能、经验和健康等[3],人力资本对农民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具有重要影响[4]。教育作为人力资

本的核心构成要素,是导致劳动者收入差别的关键因素[5-7];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学教育对工资

的回报率最高,高中次之,中小学最低[8];我国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教育对农民工的工资回报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9-10]。相比之下,培训作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有效手段,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更

为显著,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皆能有效促进农民工收入的增加,且前者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11]。在

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中,健康体现了农民工的可行能力,是其他构成要素的重要载体。农民工的健康

与收入之间存在着循环作用机制,良好的健康状况有助于农民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工的

单位时间收益,但是农民工个人收入的获得同时又是对健康的损耗,而健康状况的恶化反过来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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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单位收益率的下降[12]。
社会资本指可供个体或集体获取资源的社会网络[13]。在劳动力的流动过程中,社会资本体现为

移民个人在社会网络及其社会结构中获得的成员身份,移民通过这一身份可以获取工作机会、低息贷

款等稀缺资源[14]。我国是一个具有明显“差序格局”状态的人情社会[15],社会关系网络被人们当作

获取社会资源的捷径[16],对个人经济地位的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7]。现阶段我国流动农民工

主要是通过亲属、朋友介绍和引荐来获取城镇就业机会,这一非正式途径对流动农民工获取必要的社

会资源和生存机会具有重大作用[18],因为丰富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民工寻找到更加合意的工作,对
提高他们自身的经济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19]。当前我国社会网络的生态由传统的“整合型”社会和

现代的“跨越型”社会共同支撑,两种社会形态所对应的“跨越型”和“整合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

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提升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具有互补性[20]。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存量大小不仅

关系到自身收入提高和福利增加,而且可能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21]。
已有文献虽然就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做了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也存在着

明显的不足。一是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研究虽然单独探讨人力资本或者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影

响的文献较多,但就二者进行综合考察并进行比较分析的文献却几乎没有。二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已
有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传统的均值回归模型,而均值回归实际上是以因变量(农民工收入)的条件分布

是对称分布为前提,若违反这一前提,因变量的条件期望则很难反映整个条件期望的全貌;同时传统

OLS均值回归以最小化的残差平方和为目标函数,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新近研究发现由于工具

性社会资本的分布不均以及市场化程度的区域差异[22],农民工内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不
同阶层之间的农民工工资收入存在着较大差别[23-24],因此传统的均值回归方法很难准确刻画出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而分位数回归则能很好地克服这一方法的不足。该方法通过

对因变量的若干条件分位数进行估计,可以全面地反映出因变量的条件分布信息,同时该方法以残差

绝对值的加权平均作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能较好地排除极端值的影响。为此,本文拟采用中山大学

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抽样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揭示人力资本和社

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机理。

  一、变量设置、数据来源及描述

  1.变量设置

本文变量由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三部分构成。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收入,解释

变量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测量通常采用文化程度、培训、健康等3个指标作

为核心变量;社会资本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其测量则相对困难,通常的做法是以社会网络

的宽度和深度作为替代指标,本文采用“能够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朋友、熟人和亲戚的数量”这一问项对

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该问题既能反映出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宽度,又能体现出农民工社会网络

的深度,因此可以较好地反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况。
除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两个主要变量外,农民工收入还可能会受到年龄、性别以及工作本身

复杂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引入这些变量作为影响农民工收入的控制变量。变量具体设置

如表1所示。

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hinalaborforcedynamicsurvey,CLDS)是985三期“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特色数据库建设”专项内

容,通过每两年一次的动态追踪调查,建立劳动力、家庭和社区3个层次的追踪数据库,从而为实证研

究提供基础数据。该调查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内容涵盖教育、工作、迁移、健康、社会参

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等众多研究议题,是一项跨学科的大型追踪调查。2012年7月至8月间,该
中心在中国29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成功完成村居问卷303份,家庭问卷10612份和劳

动力个体问卷16253份。本文从劳动力个体问卷中按照“具有农村户籍,从事非农产业”这一标准筛

19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122期)

表1 变量释义及样本描述

变量类别 变量定义与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农民工年收入/万元 被访农民工2011年工资收入 20.00 0.05 2.38 1.72
自变量

 文化程度
未受过正式教育=1;小学=2;初中=3;高中、职高、中专、技校=4;
大专=5;本科=6;硕士及以上学历=7

7 1 2.87 1.22

 培训 有专业技术培训经历=1;没有专业技术培训经历=0 1 0 0.22 0.41
 健康状况 非常不健康=1;不大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非常健康=5 5 1 3.91 0.83
 社会资本 一个也没有=1;1~5个=2;6~10个=3;11~15个=4;16个及以上=5 5 1 2.83 1.30

控制变量

 年龄 被访者填报的实际年龄 66 16 36.51 11.15
 性别 男=1;女=0 1 0 0.60 0.49
 工作难度 一天=1;几天=2;大约一周=3;不到一个月=4;

 (掌握目前工作

 所需要的时间)
一个月到三个月=5;超过三个月,不到一年=6;一至三年=7;三年以
上=8

8 1 4.07 2.22

选出农民工样本1700个。

3.数据描述

样本中男性农民工1021人,占总体的60.1%;女性农民工679人,占总体的39.9%;其中年龄

最小为16岁,最大为66岁,平均年龄36.51岁,标准差为11.15岁,因此在年龄结构上老一代中青年

农民工依然是农民工的主体;文化层次上,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为2.87,也就是说农民工文化程

度总体上处于初中及其以下水平,受教育程度总体较低。
从农民工的工作特征和收入来看,农民工“工作难度”的均值为4.07,亦即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掌握,表明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总体上以简单劳动为主;农民工收入最小值为

年收入0.05万元,最大值为年收入20万元,均值为2.38万元,标准差为1.72万元,另JB检验显示

(见图1)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拒绝对称分布假设,呈明显的偏态分布,由此表明农民工在收入上出现了

明显分化。

图1 农民工工资收入的JB检验

  二、实证检验

  1.模型构建

传统线性回归首先假定因变量的条件分布呈对称分布,数据分布符合随机性、独立性、正态性及

常数方差等特征,以此假定为基础再采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其实质

是假设不同分布点上解释变量的效果没有差异,而实践中由于调研数据很难达到传统线性回归的数

据要求,以至于模型解释力大大降低。Koenker和Bassett提出的分位数回归估计方法放宽了对数据

分布的条件要求,从而大大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相比于传统的线性回归,分位数回归可以帮助研究

者观察到分布中不同分位点上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不同边际效应,其基本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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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x′
iβτ+uτi (1)

式(1)中,yi 为农民工个体i的年工资收入观测值,x′为解释变量向量,τ表示需估计的分位数值,
根据式(1)进一步可推出:

Quantτ(yi|xi)=xiβiτ (2)
式(2)中,βτ 为τ条件分位数函数的待估参数且随τ的变化而变化,Quantτ(yi|xi)表示在给定xi

的条件下yi 的τ条件分位数。τ的取值范围为[0,1],由此我们可以获取在给定x条件下y的整个分

布。而分位数回归的系数估计则可通过以下线性规划方法求出。

min
β
∑

i:≥x′iβ
ρτ|yi-x′

iβ|+ ∑
i:≥x′iβ

(1-ρτ)|yi-x′
iβ| (3)

式(3)中,ρτ 的函数形式如下:

ρτ(ε)={τε,ε≥0(τ-1)ε,ε<0 (4)
通过对上述最小化目标函数的求解,可以估计出不同分位数下的系数估计值βτ。本文中,因变量

yi 表示样本中农民工2011年的工资收入;自变量向量x′
i 包含农民工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各控制

变量;分位点τ取下四分位数0.25,中位数0.50,以及上四分位数0.75。

2.计量结果与分析

表2汇报了各变量对农民工收入的回归结果,为了更详细地揭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

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差异,本文将采用传统的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两种计量方法。
(1)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差异。OLS回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变量中

的文化程度、培训、健康这3个变量对农民工收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97、0.428、0.086,但社会资

本变量的回归系数仅为0.060,小于人力资本各变量的回归系数,而分位数回归则进一步表明社会资

本对低分位点(0.25)和中分位点(0.50)的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农民工工资收入的高

分位点(0.75),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67,依然低于同分位点人力资本各变量的影响效应。中国

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差序格局社会,人情和关系作为社会交往的粘合剂、润滑剂和催化剂理应是

影响个体经济收入的重要变量,那么是什么原因削弱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作用呢? 笔者认为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信息由国家把控,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

经济资源同样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配置,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人情关系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

大;人情关系弱,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小;没有人情关系,除偶然的例外,就不会得到照顾。信息和职

业的获得只是人情关系的副产品[17]。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

素开始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也变得越发透明,人力资本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企业出于

利润最大化目标开始越来越看重求职者的人力资本,因此人力资本取代社会资本成为影响劳动者收

入的主要变量。
表2 各变量对农民工收入的回归结果

变量 OLS
分位点

0.25 0.50 0.75

人力资本

文化程度 0.197***(0.037) 0.158***(0.024) 0.126***(0.031) 0.216***(0.044)

培训 0.428***(0.103) 0.128*(0.068) 0.459***(0.087) 0.458***(0.114)

健康状况 0.086*(0.048) 0.103***(0.032) 0.106***(0.040) 0.119**(0.054)

社会资本 0.060**(0.030) -0.007(0.020) 0.032(0.025) 0.067**(0.033)

年龄 -0.011***(0.004) -0.006**(0.003) -0.010***(0.003) -0.010**(0.004)

性别 0.707***(0.083) 0.462***(0.056) 0.562***(0.070) 0.786***(0.091)

工作难度 0.093***(0.019) 0.048***(0.013) 0.071***(0.016) 0.108***(0.021)

常数项 0.802***(0.290) 0.305(0.203) 0.909***(0.244) 1.029***(0.309)

观测值 1700 1700 1700 1700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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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现代性对农民原始社会资本的冲击。村庄是农民生活的重要场域,是农民守望互助,在情感

和经济上相互支撑的重要场所。村民之间相互介绍职业信息,引荐求职渠道,外出务工的老乡之间互

相帮助,原始社会资本可以说是农民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初始资本。但是随着现代性对村庄的渗入,
村民的人情交往开始精于算计,村庄的人情开始出现异化,人情异化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

荣,但当人情被榨取性利用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人情循环中断,村民之间基本的人

际互动难以维系,农村熟人社会失去了润滑剂,甚至会因此解体[25],农民的原始社会资本遭到严重

侵蚀。
三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属性特征阻碍了农民工向上流动。长期来看农民工只有通过经济地位的

向上流动才能实现其经济收入的持续增长,而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更依赖于异质性的新型社会资本。
但农民工的交往圈子多限于老乡或工友之间,社会资本的同质性较强,这一同质性不但会阻碍农民工

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也导致其质量难以提高。再加之长期以来城市对农民工具有“经济吸纳、社会

排斥”的强烈倾向,农民工事实上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的尴尬境地,农民工的这一处境反过来会更加

强化其社会资本的同质性,进而进一步阻碍农民工的阶层流动。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农民工

的社会资本对中等及其以下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2)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无论是OLS回归还是分位数回归都表明文化程度、培

训和健康皆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不过总起来看,培训比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

影响更大,而分位数回归则进一步显示出在中、高分位点处,培训的影响效应要显著高于受教育程度,
这一结果与农民工的从业结构具有很大关系。我国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服务业等

劳动密集型行业,此类行业对从业者的文化程度要求较低,但对劳动者的工作熟练程度却有较高要

求,而培训能增强农民工的劳动技能,提升农民工的劳动熟练程度,对提高农民工收入,促进农民工向

上流动具有重要作用。

  三、政策建议

  1.努力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

会资本。分位数回归则进一步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因此,
努力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改善农民工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一是要进一步

改善农村基础教育设施,增强农村师资力量,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同时要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从源头上提高农民工素质;二是要构建起由政府牵头,企业“搭台”,社会参与的农民工培训机制,实现

农民工职业培训常态化和制度化;三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让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在住房、教
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利。

2.设法改善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况

在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也要设法改善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况。改善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

况,则需要整合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力量,构建起农民工社会资本培育机制。一是政府要对农民工社

会资本的培育加强制度供给。政府应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突破农民

工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碍。二是企业要对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组织保障。企业应将农民工纳入

工会组织,让工会不但成为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组织,而且成为农民工构建社会网络的重要平

台。三是社会要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培育发挥支持作用。一方面社会非政府组织可以帮助和支持农

民工建立自己的协会以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社会媒体应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消除农民工和城

市居民之间的隔阂,帮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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